
人文2026年9月1日 星期二
主编 胡敏 责编 李德强 视觉 但雯婷 制图 朱正非 校审 王志洪 黄颖1010

索玛花开的地方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未歌杨未歌

索玛花开，究竟有多美？带着这份好
奇，我们的车轮碾过蜿蜒的山路，翻过一
座又一座山梁，直到黄昏将尽，暮色把天
空染成一片金黄，才终于踏上那个藏在大
山深处的村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特布洛乡谷莫村。据说，这里是
电视剧《索玛花开》的原型地。

入村

入村的公路下卧着一条小河，河水清
浅，不急不缓地淌着。河边几头牛正低头
啃食青草，尾巴不时甩打着牛虻，那动作
从容极了，仿佛时间在这里走得更慢一
些。河对岸，木屋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在
夕照里泛着温暖的光泽。

几棵上百年的老核桃树枝繁叶茂，挂
满了青色的果子。它们站在那里，不言不
语，却是村庄最沉默的智者。一代代彝族
同胞在树荫下乘凉、议事、哭泣、欢笑，它
们的年轮里刻着谷莫村的全部记忆——
见过土墙黑瓦的低矮，也见过新木屋升起
的炊烟；见过贫穷怎样压弯人的脊背，也
见过希望怎样一点一点地站起来。

村里人得知我们远道而来，纷纷招呼
我们坐下来休息，说村主任开会去了，稍
等一会儿就回来。可我们的兴奋劲正浓，
哪里坐得住？一行人钻进一栋栋木屋里
看稀奇，东瞧西望，像个孩子闯进了新世
界。

下乡

在一栋两层小洋楼前，我们碰见了正
在谷莫村蹲点宣传防火工作的昭觉县委
组织部部长付开文。他皮肤黝黑，笑容里
带着山风的爽朗。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
到村委会，商量着买土鸡做晚餐。付部长
大手一挥，高兴地说：“就在乡亲们家买
吧，都是原生态的土货，买来我帮你们
煮。”那一刻，我们何其有幸，得了这莫大
的恩宠。

曾在凉山当过几年兵的大向比较熟
悉当地饮食习惯，悄悄把我拉到一旁，低
声说：“他们最喜欢煮坨坨肉，一般都没煮
熟透，还有血丝就吃了，看你吃得惯不？”
我一听，心里有些发怵，连忙说那不行，我

要去守着他煮。付部长虽然热诚，但估计
也不是常下厨的人。他坚决不让我们帮
忙，只叫了村里一个同事打下手。我见那
鸡肉果真砍得好大一坨一坨的，忍不住问
为何不砍小一点。话还没说完，大向就一
把将我拽出了厨房，笑着解释说，这是彝
家人的规矩，坨坨肉就要大，小了就不叫
坨坨肉了。

这时，从州政府下派到谷莫村当第一
书记的余国华和扶贫干部唐普荣开会回
来了。余书记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彝族
小伙子，瘦瘦的，眼睛很亮。他告诉我们，
自己小学四年级才开始接触汉语，那时连
一句完整的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可如今，
他已研究生毕业，娶了一位漂亮的湘妹
子，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说起这些时
语气平淡，眼底却藏不住光。他最大的愿
望，是把安居乐业的幸福带给广大的彝族
同胞。为此，他在谷莫村与村民同吃同住
了三年。一千多个日夜，他把青春一寸一
寸地种进了这片土地里。

村味

夜色一点一点漫上来，星星从核桃树
的叶隙间探出头。我们坐在院坝里聊天，
余书记讲起怎么教村民搞卫生、种药材，
一遍两遍三四遍耐心讲解，手把手地教。
一天天地相处下来，不似亲人，胜似亲人。

当晚十点过，我们才得以坐上饭桌。
除了几盆鸡肉，还有几碟小菜，绿油油的，
是村里自己种的。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上桌我便埋头吃起来。或许是因为考虑
到我们是外地来的，鸡肉并没有像大向说
的没煮熟，但也确实因为坨坨太大，只是
断了生，未煮烂，嚼在嘴里韧性十足，牙口
要好才能对付。不过，那原生态的鲜美完
全不需要太多调料加持，简单放点盐和生
姜，便香得让人停不下筷子。桌上的几个
男人推杯换盏，说着村里的事、未来的事，
酒喝得不多，话却说得很长。夜更深了，
我们在核桃树下的院坝里搭起帐篷。晚
风习习而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钻
进帐篷里，把梦吹得又轻又软。

彝歌

清晨，潺潺的溪流声将我们唤醒。
睁开眼，天已大亮，阳光从核桃叶的缝隙
间漏下来，碎金一样洒在帐篷上。三四
个身穿彝族服饰的阿玛在院坝里织布，
几个小孩子正围着她们跑来跑去。她们
的双手在丝线间穿梭，动作娴熟而从容，
偶尔哼出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彝族小调，
那调子悠长而婉转，像从很远很远的地
方飘来的风。

余书记也来到院坝，见我们感兴趣，
便请其中一位阿玛为我们唱起了《妈妈
的女儿》。那位阿玛皮肤黝黑，皱纹深
陷，仿佛被岁月刻过无数刀。但她一开
口，整个人忽然就亮了：“妈妈的女儿哟，
人说高山乐趣多，高山未必真快乐，在那
绵绵山脉上，只有羊儿最快活。芳草生
原野……”

她的声音沉缓，不像土家族《哭嫁》那
般激越，却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在里面，像
山泉渗过岩缝，一点一点浸润你的心。余
书记在旁边为我们翻译歌词，讲解创作背
景。歌里唱的是一个彝族女子的一生：童
年时在原野上放羊，少女时在火塘边做针
线，出嫁时泪洒衣襟，到婆家后遭受的苦
楚与隐忍。那是一部用血泪凝成的诗篇，
是千千万万彝族妇女共同的命运。她唱
着，眼角的皱纹微微颤动，仿佛那些沉睡
的往事又活了过来。我们静静地听着，没
有人说话，只有歌声在晨光里弥漫，一点
一点地，把人的心揪得生疼。

唱完了《妈妈的女儿》，她又唱了《阿
嫫尼惹》《惹得各》等几首旋律相近的彝
歌。歌声让她重回青春，让她人生的河
流再起浪花，奔涌着生命的韧性与张
力。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满脸风霜的
老人，而是一个鲜活的姑娘，在山野间奔
跑、歌唱，爱过也痛过。

索玛花索玛花

余书记又带着我们上山，去看废弃的
谷莫村旧址。土墙黑瓦在岁月的洗礼下残
败衰退，有的已经坍塌了一半，露出里面黑
黢黢的屋梁，墙角的野草从石缝里钻出来，
在风里摇摇晃晃。那是谷莫村人昨天的记
忆符号——贫穷、闭塞、艰难，也是他们祖
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

走出村子那天，余书记告诉我们，如果
有一天他要离开这里，心里一定很不是滋
味，会舍不得。他说得坦诚又真挚，觉得自
己做得还不够好。黄姐当时就纠正了他：

“像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如果到了更大的平
台上，就能为更多的老百姓服务，岂不更
好？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关照到脚下的这片
土地。”余书记听了，抿着嘴笑了笑，没有再
接话。但我知道，无论以后去到哪里，他心
里一定装着谷莫村的每一条山路、每一户
人家、每一张笑脸。

回程路上，车子在山间盘旋。忽然，我
看见路边的山坡上开满了杜鹃花，一丛一
丛，血红血红的，簇拥在贫瘠的山石之间，
开得那样热烈，那样不管不顾。它们在风
里轻轻摇晃，像无数面小小的旗帜，又像一
张张朝着太阳的笑脸。

索玛花，那就是索玛花！
我忽然觉得，它们多像付部长、余书

记，还有千千万万个把青春和热血洒在大
山深处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扎根
在贫瘠的土地上，用汗水浇灌，用信念守
护，直到漫山遍野开满希望。

索玛花开了。在大凉山的每一道山梁
上，在每一个黎明和黄昏里。它不说话，却
把一切都说了。关于忍耐，关于坚守，关于
那些默默把春天背进大山的人。

几年过去了几年过去了，，谷莫村因其得天独厚的谷莫村因其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地理优势，，如今已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典型如今已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典型
村子村子。。许多人因它的依山傍水许多人因它的依山傍水、、宛若世外宛若世外
桃源而慕名前往桃源而慕名前往，，也为村里的百姓增收带也为村里的百姓增收带
来了福音来了福音。。索玛花依旧年年盛开索玛花依旧年年盛开，，而那片而那片
土地上的故事土地上的故事，，还在继续还在继续。。

盛夏的高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不少
人会不辞辛劳地往山里跑，哪怕只是寻得
须臾清凉，也仿佛值得。

奉节县兴隆镇三角坝社区，就是不少
人选择的好去处。这里是渝鄂边界，海拔
1200多米，也是奉节县着力打造的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重要节点，非常适合避暑度
假。

“三峡凉都，诗意兴隆”，不仅仅是一
句广告宣传语，更是奉节对三角坝作为

“三峡凉都”核心区域的客观定位。
全国称“凉都”的地方不少。但三角

坝却是一个例外，它不只是气候宜人，更
有浓厚的诗歌底蕴，在全国首开诗歌大舞
台，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灵都能静下来的避

暑胜地。

三角坝地处七曜山高山台地上。顾
名思义，这里是一块三角形的平坝。山下
三伏天如蒸笼，到了这里体感完全不一
样，白天二十二三摄氏度，到了晚上，还得
盖一床薄被子，空调基本用不上。

有人说，三角坝的风是香的，空气是
甜的。这话一点不假。

走在三角坝街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人多闹热。四面都是山林，微风吹过来，
带着草木的气息，把燥热一扫而空。镇子
不算特别繁华，却很有生活气息。常住居
民2万多人，每到夏天，本县和重庆中心
城区、武汉、郑州等地前来避暑的人特别
多，高峰期超过10万人。有的住上十天
半月，有的干脆待满一个夏季。因此带动

了三角坝的餐饮和旅馆业。
三角坝自古是商贾云集之地，

各地客商往来不绝。特别是夏天，有不少
商家，来此推销产品。每逢农历“一、四、
七”是这里赶场的日子，周边山里的村民
挑着东西前来赶集，高山蔬菜、土蜂蜜、党
参、天麻，还有自家熏的腊肉，把市场装扮
得琳琅满目。龙凤街的餐馆一个挨着一
个，但到了饭点，家家都坐满了食客。腊
猪脚、合渣饭、炕洋芋、苞谷粑随风飘香，
让游客垂涎欲滴。云龙街酒肆遍布，自酿
的高粱老酒香气诱人。

在三角坝，常常会不经意地看到本地
居民和外地前来避暑的人混在一起，散步
聊天，日子过得松弛自在。三角坝也是有
情人相聚的地方，晚饭后，一对对恋人挽
着手，在河堤彩色步道，在花海漫步低语，
让一些单身男女羡煞死了。

一到夜晚，镇子里灯火辉煌，文化广
场，特别是新区文旅广场以及花海热闹非
凡，唱歌跳舞的、演出的、直播的、卖各种
特色农产品和特色小吃的，应有尽有，仿
佛把三角坝装扮成了一座不夜城。

来三角坝，不仅仅是图凉快，周边的
山水也值得去走走。这里离天坑地缝景

区很近，从小镇出发，十多二十分钟就到
了。站在小寨天坑边上往下望，坑底林木
森森，云雾来回飘荡，大自然的气魄扑面
而来。旱夔门就在不远处，两座巨大的石
壁拔地而起，惟妙惟肖的一座远离江水的
夔门在这里再现，仿佛“天下雄”的夔门被
人移植到了这座峡谷里。而龙桥河景区，
峡谷幽深，溪水潺潺，到处都是惬意的凉
爽。假如有兴趣，另找时间驱车沿旅游环
线走一遭，看看茅草坝自然风光，尝试一
下高炉埫露营和无烟野炊，那是另一种享
受和乐趣。

三角坝民风淳朴，历史文化深厚。由
于地处渝鄂交界处，两省市文化融合根深
蒂固，包容性很强，当地人对外来避暑的
人十分客气，做生意讲究货真价实、老少
无欺。闲来大家坐在街边摆龙门阵，有说
有笑，没有一点疏离感。

特别是当地老人说起以前马帮赶路
的旧事，讲一代代山里人开荒种地的过
往，讲王莽追刘秀更是有板有眼。
听着听着，你会为自己在这峡谷之
上的高山，寻到了三角
坝这样一方体感凉爽、
心却温暖的天地而庆
幸。

清凉三角坝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辉隆


